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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叙事交际模式及其交流层次一直是叙事学的研究热点，认知叙事学对叙事交际认知过程的

描写可以补充经典叙事学和修辞叙事学研究。以文本世界理论为基础探讨文学叙事交际的认知建构，
可以考察叙事参与者多层面的认知体验，阐释读者阅读过程的认知机制及情感反应。文本世界理论的
层级结构及其对语篇世界中真实读者的重视，为文学叙事交际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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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叙事交际模式及其交流层面一直是叙事学的研究热点。经典叙事学家和修辞叙事学家从
不同的理论角度进行了探讨，如 Chatman、Ｒimmon-Kenan、Bal、Phelan、Jahn、申丹等。近年兴起的认
知叙事学关注读者对叙事层次的认知建构，强调读者对文本叙事的积极参与，揭示阅读活动的认知

动力，可以很好地补充经典叙事学和修辞叙事学研究。本文认为，由 Werth 提出、Gavins 发展的文
本世界理论( text world theory) 中的多层次语篇认知结构，可以为文学叙事交际多层面交流的描写
提供一个新视角，该理论对真实读者的关注可以阐释真实读者阅读过程的认知机制和情感反应。

一、修辞叙事学中的叙事交际
修辞叙事学认为，文学叙事是作者、作品和读者之间的书面交际活动。Booth 在《小说修辞学》

序言中把小说称作“与读者进行交流的一门艺术”［1］( xiii) ，Chatman认为叙事文本的交流包括六个参
与者，其中，隐含作者、叙述者、受述者和隐含读者属于文本内部交流成分，叙述者和受述者是可选
项，而真实作者和真实读者属于文本外参与者［2］( 151)。该叙事模式的内部是单向交流，隐含作者和
叙述者分别向隐含读者和受述者传递故事及其意义，而隐含读者和受述者接受信息意义。针对
Chatman的模式，Ｒimmon-Kenan认为，隐含作者并非具体的说话人或声音，而是文本隐含的思想或
价值规范，因此，隐含作者是非人格化的，并不是叙事的实际参与者［3］( 89 ～ 91)。在她的叙事交流模式
中，隐含作者和隐含读者被置于叙事交流之外，而叙述者和受述者则成为叙述交流过程的核心因

素。可以看出，该模式的局限性在于强调了叙述者的讲述，而忽略了真实作者的参与。
与上述强调由作者到读者的单向流动交际模式不同，Jahn［4］的叙事交流模式是结构性的，由外

到内，共分三层: 作者 /读者层、叙述者 /受述者层及人物层。第一层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交流在文本
外部，属于“超文本”层; 第二层叙述者与受述者之间的交流为叙事话语层，第三层人物之间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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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行动层，第二层和第三层是文本内部的交流，合称为“内文本”层。Jahn 的这种结构性模式强
调了叙事交流的层次性，但该模式将这几个交流层面割裂开来，没有充分阐释这些层面及其参与者

之间的互动关系。Phelan的修辞叙事学打破了经典小说修辞学的叙事交际观，把叙事看作修辞，是
作者、文本和读者之间的互动。Phelan认为，叙事的修辞意义产生于作者代理、文本现象与读者反
应之间的相互作用［5］( 24) ，这三个因素之间会相互影响。文学叙事涉及三个层面: 人物之间的交流、
叙述者与受述者的交流，以及作者代理与真实读者的交流。这三个层面相互关联，双向流动，由此
形成了三者之间的多层互动交流。由此可见，Phelan 的叙事交流模式具有双向互动及层级性的特
点，强调读者的主观能动性和对文本叙事阐释的积极参与。虽然 Phelan 的模式极为重视读者的作
用，也关注不同交际层面读者不同角色，但该模式并没有阐释读者不同角色之间及其与其他交际参

与者之间的动态关系，也没有充分说明叙事交流各个层面之间的互动关联。
认知叙事学认为，叙事交流中的参与者由读者在不同的概念层建构，通过读者的心理表征投射

到与文本相关的不同阅读位置，并把他们关联起来，形成多层互动交际，产生不同的概念距离和情

感距离，从而完成各种不同类型的叙事交际。

二、基于文本世界理论的文学叙事交际
文本世界理论［6］( 68 ～ 90) ［7］( 8 ～ 13) 把语篇交际分为三个相互关联的概念层: 第一个层面为语篇世界

( discourse world) ，是语篇交际的直接环境，涉及至少两个参与者及其关于语言交际事件的语境因素，
如背景知识、情感、经验、信仰、记忆等; 第二个层面为文本世界( text world) ，是语篇的概念表征，即语
篇参与者表征的语篇情景，包括世界建构元素和功能推进命题，前者定义文本世界的背景，后者推动

文本世界的发展;第三个层面为亚世界( sub-world) ，是随着文本世界的推进而发展出的新的文本世
界。文本世界与亚世界之间的层级关系有时可能并不十分显著，因为从原来的文本世界中分离出的
新世界并不都附属于原文本世界，有时还与原文本世界平行。由此，Gavins用“世界转换”( world swit-
ches) 和“情态世界”( modal worlds) 代替亚世界［7］( 48)。我们认为，在具体的语篇分析中，“世界转换”
和亚世界都应保留，但二者的重心不同: 世界转换不强调与原文本世界的附属关系，而亚世界则强调

这种层级关系，它对嵌入式叙述有较强的描述力［8］。根据文本世界理论对言语事件的描写，文学叙事
交际大致可分为两个层面:叙事交际的直接语境和语篇参与者对叙事语篇的心理表征，前者是语篇世

界，后者是文本世界。由于文本世界交际事件的复杂性，可分离出各种各样新的文本世界，嵌入或平
行于原文本世界。语篇世界由语篇世界参与者建构，是参与者可及世界，文本世界既可以是语篇参与
者建构的参与者可及世界，也可以是文本世界角色建构的角色可及世界。文本世界的层级性特点、对
语篇世界参与者的重视以及参与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使文学叙事的认知描写成为可能。
通过对修辞叙事学的简要回顾，可以看出，尽管不同叙事学家对叙事交际参与者可选项的观点

不同，但叙事交际基本涉及六个参与者和四个交际层面: 作者与读者的交流、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
的交流、叙述者与受述者的交流及文本内部人物之间的交流。在认知叙事学中，读者在不同的概念
层建构这几个交际层面。首先，作者和读者是真实世界的语篇世界参与者，在语篇世界层面进行交
际; 隐含作者和隐含读者是创作作品( 文本) 的作者和阅读作品( 文本) 的读者，是语篇世界中的作

者和读者在具体阅读事件中的投射体，在第一层文本世界层面交流。叙述者是隐含作者创造的讲
故事的人，读者( 隐含读者) 作为受述者接受叙述者讲述的信息，因而，叙述者与受述者之间的交流

属于隐含作者创建的文本世界层面，嵌入在隐含作者建构的文本世界中。小说人物是叙述者构建
的角色，因此，人物之间的交流在叙述者建构的文本世界内部的亚世界层面进行。文学叙事的层级
性互动模式如图 1 所示。
从图 1 可以看出，文本世界理论视角下的文学叙事交流表现为动态的层级结构模式，既有同一

层面的参与者之间的交流，又有不同层面参与者之间的互动。图 1 中，双箭头表示参与者之间的互
动关系，实线箭头表示投射关系，虚线箭头表示可能的投射关系。语篇世界中的作者和读者是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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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现实背景下的真实作者和现实读者，二者处于不同的语篇世界，以作品为媒介进行交流。当真实
读者进行阅读时，表征的并不是历史上现实存在的物理作者，而是与阅读作品密切相关的作者的投

射体，即隐含作者。相应地，隐含读者是阅读作品的现实读者的投射体。叙述者是隐含作者虚构的
讲故事的人，如果叙述者隐藏在故事之外讲故事，就成为隐含作者的投射体，如果叙述者作为故事

世界中的人物讲故事，就成为人物的投射体。相应地，受述者的位置因叙述者的不同投射而发生变
化，可能成为隐含读者的投射体，也可能是故事中人物的投射体。在这个多层面的交流中，各个层
面通过投射相互关联。

图 1: 基于文本世界理论的文学叙事交际模式

( 一) 文学叙事的语篇世界建构

与面对面交际不同，书面交际中的语篇世界是“分裂”的［6］( 54 ～ 55) ，因为作者的写作时空与读者的
阅读时空完全不同，二者之间的交际依赖于文本。语篇世界中的作者是有血有肉的作者，是历史或现
实中的作者，与语篇世界中有血有肉的真实读者相对应。当读者发生阅读行为时，就和创作作品的作
者，即隐含作者开始了交流活动。修辞叙事学认为，隐含作者是现实作者创造的一个代言人，在文本
中并不出现。换言之，读者通过作品认识作者，从作品的各个层面和角度推断作者的形象、气质和思
想，而这些基于文本的推理只是真实作者的一个侧面，与真实作者有一定差距。修辞叙事学对隐含作
者的界定与认知叙事学中读者表征的作者有相似之处，但认知叙事学中的隐含作者并不是一个反映

作者思想气韵的抽象概念，而是指真实读者通过文本表征的作者，或者说是读者的心理建构物，是读

者基于文本对真实作者的概念化结果。文本世界理论认为，隐含作者是读者把语篇世界的作者的某
方面投射到文本世界的作者角色［7］( 129) ，属于文本世界角色。
与真实作者和隐含作者的区别一样，修辞叙事学也区分真实读者和隐含读者。修辞叙事学中

的隐含读者指的是隐含作者心目中的理想读者，或者说是文本预设的读者，处于一种与隐含作者完

全保持一致的、完全能理解作品的理想化的阅读位置［9］( 186)。由此可见，修辞叙事学中的隐含读者
依然是一个抽象概念，是作者假想的创作对象。认知叙事学认为，与真实作者和隐含作者的区别一
样，参与文学阅读活动的真实读者也是有血有肉的真实读者的一个侧面，是进行文本阅读的读者。
文本世界理论认为，在参与阅读活动时，现实读者会根据文本将自己投射到不同层面的文本世界，

从而成为读者在阅读活动中的投射体。由此可见，认知叙事学的隐含读者是一个表征概念，是进行
具体阅读活动的实体，是读者从语篇世界投射到文本世界的读者角色，与叙事学中抽象的隐含读者

完全不同。语篇世界中的作者和读者与文本世界中的隐含作者和隐含读者通过投射相互关联。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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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作者和隐含读者是真实作者和真实读者在叙事交际的第一层文本世界中的角色，即作者角色和

读者角色。由于作者的创作环境和读者的阅读环境完全不同，二者分别处于两个不同的语篇世界。
作者在作品中表达的创作意图、价值取向、人生观等不可能完全被读者解读出来，而不同读者因背
景知识、记忆、经验等认知资源的差异性，对同一作品的理解也会有所不同，不同时代的读者因不同
的历史环境对同一作品也有不同的阐释，甚至同一读者因阅读环境、阅读时间和阅读动机不同，对
同一作品都可能有不同的阅读效果。因此，作者和读者的语篇世界很难达到一致。值得一提的是，
书面交际的语篇世界建构与日常交际的语篇世界建构有所差别。在日常交际中，交际双方能直接
感受到交际环境，可以通过语气、表情、手势等辅助手段交流，交际双方的语篇世界是一致的，而在
书面交际，尤其是文学交际中，作者与读者无法共享相同的交际语境，只能在不同时空进行文本交

流，因此，读者会通过“文本驱动原则”［7］( 29) 调动语篇世界的认知资源来建构文本世界。
( 二) 文学叙事的文本世界建构

文学叙事交际的核心是叙述者与受述者的交流。文本世界理论认为，“所有文学叙事语篇的
叙述者都是语篇世界的作者创建的文本世界实体，他们和文本中的其他虚构人物一样位于语篇的

文本世界层面”［7］( 129) ，不同的是，叙述者是故事世界的讲述者或评论者，而虚构人物是故事世界中
的事件参与者。从理论上讲，无论是哪类叙述者，其文本世界都是叙述者的心智表征，都属于叙述
者的认识情态世界，是叙述者角色可及世界。由于叙述者的叙述视角在文本世界投射位置的不同，
读者对叙述者的心理表征也相应地有所不同。
以第一人称叙述为例，在第一人称叙述中，叙述者是小说故事世界的参与者，读者能够时刻感

受到叙述者在故事世界的存在和声音。这与第三人称全知叙述不同，在第三人称全知叙述中，由于
叙述者不在小说虚构世界中，读者常会把叙述者当成真实作者在小说文本世界的投射体，即隐含作

者。因此，叙述者的文本世界是语篇世界和故事世界的中间层面，叙述者是语篇世界和故事世界的
“中间人”［7］( 132) ，是故事文本世界的建构者。而在第一人称叙述中却不存在这个中间层面，小说文
本世界的世界建构元素和功能推进命题全部通过叙述者视角来建构，叙述者的叙述是读者建构故

事文本世界的唯一途径，尤其在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中，读者在阅读活动一开始建构的就是叙述者

讲述的故事世界，而读者与叙述者交际层面的世界建构元素信息度极低，仅可根据故事世界的过去

时判断叙述者是在过去某个不确知的时间讲故事，因此，读者阅读小说时表征的第一个文本世界，

即由叙述时空元素界定的叙述者的文本世界“很快成为语篇加工的背景”［7］( 133)。据此，Gavins 认
为，在第一人称固定式聚焦叙事中，叙述者的文本世界“首先从文本开始，但最终无实质性存在”，
因此可称为“空置文本世界”［7］( 133)。在这类叙事中，“语篇的文本世界层面几乎是不存在的，读者
完全依赖小说世界中的叙述和聚焦角色建构所有的文本信息”［7］( 132) ，因而，也就不存在像第三人
称全知叙述者那样站在语篇世界和故事世界的中间人。

Gavins对第一人称叙述的文本世界建构的观点适用于大部分固定式聚焦的第一人称回顾性叙
述。但是，本文认为，并不是所有第一人称叙述的文本世界都是空置的、多余的。在一些第一人称
回顾性叙述中，叙述者既是叙述主体，又是被叙述对象，前者指从目前的角度追忆往事的叙述自我，

后者指在故事世界中经历事件的经验自我。叙述者常常交替使用这两种叙述视角。叙述自我通常
使用一般现在时对被叙述事件加以评论，而经验自我的叙述则通常使用过去时，如塞林格的《麦田
里的守望者》、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等作品。因此，叙述者的叙述自我和经验自我的文本世
界的本体地位完全不同: 由现在时建构的叙述自我的文本世界是小说语篇的第一层文本世界，即叙

述主体的文本世界，也就是 Genette所说的“超故事层”; 而经验自我的文本世界则是内嵌在第一层
文本世界中的亚世界，即作为人物角色的被叙述对象的文本世界，属于 Genette 所说的“元故事层”
或“内故事层”［10］( 228 ～ 229)。在这种情况下，叙述者的叙述主体用现在时建构的文本世界类似于与读
者面对面交际的当下文本世界，因此，这层文本世界与经验自我的文本世界同时存在。
在第一人称即时叙述，即 Genette 所说的同时叙述［10］( 218) 中，叙述者的文本世界也同样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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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者通过即时叙述建构了一个现时场景，仿佛叙述者与受述者在进行在线交际。如在石黑一雄
的《千万别弃我而去》的开篇，“My name is Kathy H． I’m thirty-one years old，and I’ve been a carer
now for over eleven years”［11］( 3) ，叙述者使用现在时进行叙述，建构了一个与受述者即时交际的场
景。该作品发表于 2005 年，在小说扉页上，作者将故事背景设定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英国。这两
个时间元素使读者建立了与当下阅读时间不同的两个世界: 作者的语篇世界( 2005 年) 和小说的故
事世界( 20 世纪 90 年代) ，但故事世界的现在时叙述却把 20 世纪 90 年代的故事投射到当下语境，
使读者重构了一个叙述者的文本世界，仿佛叙述者在面对面地给受述者讲自己的故事。因此，叙述
者的文本世界也是显著存在的。在第一人称叙述中，当读者无法重构在线即时交际场景时，叙述者
的文本世界是空置的，读者需要跨越空置的文本世界进入叙述者角色可及的情态世界，从而建构小

说世界。当叙述者的文本世界可以还原为面对面交际时，叙述者的文本世界就是显著存在的。
总之，认知叙事学视角下的文学叙事交际是语篇多层面的各个参与者之间复杂的互动，其中，

读者是交际的核心要素和主要建构者。认知叙事学中的读者是具有心智功能的真实读者，通过调
动知识框架、记忆、经验、情感等认知资源参与文学交际活动。文本世界理论的层级结构和投射特
征为文学叙事多层次交际的认知建构提供了较为系统的描写框架。读者在不同的“世界”层面通
过投射表征文学叙事交际的各种参与者及他们之间复杂的关系。不同的投射使读者与作者、叙述
者及人物之间建立了不同的认知距离和情感距离，从而产生不同的阅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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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erary Narrativ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Narrotology
MA Ju-ling

(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Ningxia University，Yinchuan 750021，China)

Abstract: Narrative level has long been the focus of narrotology． Cognitive narratology is complementary to classic nar-
ratology and rhetoric narrotology in its cognitive description of narrative levels． Guided by text world theory，the paper exam-
ines literary narrative of its cognitive constructs and participants at different narrative levels，aiming to explore the real read-
er’s cognitive mechanism and emotional responses in the process of literary narrative． It argues that the hierarchical struc-
ture of text world theory is a more adaptable cognitive framework for the study of narrative levels owing to the theory’s em-
phasis on real reader in discours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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